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2010 年/ 第 8 期（总第 327 期）●戏剧文学
民族融合交错渗透，此消彼长。蔡文姬的
历史命运恰巧具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民族
关系背景。历代“文姬归汉”创作在这一问
题上的情感态度虽不尽相同，但大都难免
于简单的华夷之辨或者说大汉族主义立
场。《蔡文姬》不然，剧作实际上首先就批
评了这种简单的大汉族主义。作为曹操派
往南匈奴的使者，周近盛气凌人、急功近
利，用“要不把蔡文姬送回汉朝，曹丞相的
大兵一到，立地把你匈奴扫荡”[1]P20 威胁
左贤王以求尽快完成使命。他的做法不仅
没有取得实际效果，反而险些破坏大局。
与此相反，董祀采用的是与周近截然不同
的态度和做法，以与左贤王结拜为兄弟的
举动和开诚布公、和平友好的感染力顺利
消除了左贤王的忧虑，最终促成文姬回
汉。尊重赢得信任，平等换来和平。董祀与
左贤王的结拜正好昭示了《蔡文姬》一剧
对民族关系的崭新态度：汉族与各民族都
是兄弟，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就能赢得
“天下”这个大家庭的和平与安定。
以往的剧作更多地关注“文姬归汉”
所关涉的人伦悲剧和亲情悖论，《蔡文姬》
则以此为出发点，将“文姬归汉”引发的个
人悲情纳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即对个人命
运和家国利益之间关系的新思考。归汉悲
情的关键是母子亲情，但拆散母子、割舍
亲情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很显然，不是回归
故园，“看看万里长城，看看黄河，看看长
江，看看东岳泰山”[1]P16，也不是到父亲的
坟前祭扫，而是“为国修史”！这是一个文
人生命中最伟大的事业！曹操将这一文化
使命寄希望于蔡文姬。蔡文姬没有理由回
绝，但母子深情又哪儿是轻易就能割舍得
下的？就这样，抛夫别雏与归国修史之间
形成了冲突，而这一冲突的实质却是个人
幸福与国家需要之间的矛盾。这才是蔡文
姬整整考虑了三天三夜，仍然难以抉择的
症结所在。《蔡文姬》预先浓墨重彩地渲染
文姬归汉前的伤感和矛盾心理，以强化在
这场亲情悲剧中蔡文姬的母亲形象，尔后
逐步转移主题，由萦怀于“个人事”的儿女
情长，转向“以天下之忧为忧，以天下之乐
为乐”[1]P69，为了国家的文化使命，最终抛
却了个人的家庭幸福。“文姬归汉”的主题
在这样的巧妙转换中完成了质的升华。
一般来讲，历史剧大都是借古喻今
的。郭沫若既是文学家，也是史学家，还是
政治家。其历史剧《蔡文姬》是在一个特殊
的时代背景下以“文姬归汉”历史故事为
载体的政治隐喻。尽管学界对这部剧作的
诸多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但其博采众
长而推陈出新、在继承中超越的创作特点
和经验是值得我们不时研讨和参考借鉴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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